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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制造业比重持续稳定和结构不断升级.我国制造业比重虽出现过早

过快下降趋势,但结构保持升级态势.制造业新旧动能顺畅转换,新动能引领作用凸显,是稳增长促升级的关

键.基于现有官方数据,文章从乐观和客观两种情形测算新旧动能顺利转换、新动能成为制造业增长重要支柱

两大关键节点,并从乐观情形、基准情形、谨慎情形分别测算两大节点制造业比重范围,得出以下结论:在短期内

我国制造业比重有望保持在２５．０２％~２５．８９％;乐观情形下,到２０３６年,新动能作为制造业发展中流砥柱成为

新经济增长点,客观情况下,需要到２０４０年实现;制造业比重保持在１６．６９％~２７．４２％.为实现制造业新旧动

能顺畅转换、充分发挥新动能引领作用,可从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新旧动能转换堵点;实现科技自

立自强,为制造业增长注入新鲜血液;并在人才培养、制度环境等方面提供有效政策保障,多方协同,构建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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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公有制向多种所有制并存、按
劳分配向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封闭经济体向经济全球化的转变[１](P３－１２).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

九大首次提出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制造业

是一个国家经济的“骨骼”,是国民财富、技术创新与国防的基础,其发展质量关系经济安全、国防安全

与社会稳定[２],制造业发展在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发展,被世界各国所重视.全

球经济复苏以来,发达国家开始提出制造业振兴战略[３],德国开启“工业４．０”项目,美国启动“先进制

造业伙伴计划”(AMP),法国开始“工业振兴新计划”,日本提出“互联工业”战略,我国积极实施“中国

制造２０２５”规划,提出了分“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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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要坚定不移把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并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

发展先进制造业.从产业门类来看,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

家,２０２０年,我国已有２２０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工业增加

值从１９５２年的１２０亿元上升到２０２０年的３１．３万亿元.近年来,一方面,制造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呈现持续下滑的趋势,另一方面,制造业结构在不断升级.在经济追求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下,
制造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使制造业比重稳定并保持结构升级态势,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十四五”规划建议进一步强调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以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制造业

新旧动能顺畅转换在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何时才能实现制造

业新旧动能顺畅转换,又在何时新动能作为制造业发展中流砥柱成为新经济增长点? 保持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成为社会安定、国家富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前提,本文基于官方数据,分别在不同情景

下测算了实现制造业新旧动能顺畅转接和新动能成为制造业增长重要支柱的时间点,并提出促进新

旧动能顺利转换以确保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二、文献综述

“高质量发展”在十九大报告中被首次提出,体现了当今时代的新发展理念,表明了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４].高质量发展不是凭空臆造的,孙久文等认为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的使命所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是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原点,国民经济步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是高

质量发展的逻辑主线[５].任保平认为高质量发展是遵循国家经济发展规律的,可以帮助跨越中等收

入陷阱、减少环境污染、增强国际竞争力,由数量型高速发展向质量效益型高质量发展转变[６].
关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从投入角度来看,肖周燕认为高质量发

展以最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社会福利[７].从表现形式角度来看,简新华等认为高质量发展是一

种最优状态,表现为产品和服务质量高,经济、社会及生态效益高[８].从发展方向来看,王永昌等认为

高质量发展是中高速趋向、优质化趋向、科技化趋向、金融化趋向、美好生活趋向、包容化趋向、绿色生

态趋向以及全球化趋向[９].
为了进一步定量评估高质量发展状况,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测算.李平等从经济增长的动

力机制出发,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经济发展质量[１０].唐毅南从投入产出角度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是

“高投资、高效率、高技术进步”和“低能耗”的高质量增长[１１].大部分学者通过构建高质量发展评价

指标体系进行评估,丁守海等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角度采用熵值法测算各

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１２];肖德等从“效率、民生、协调、绿色、开放”维度基于熵权 TOPSIS法评估了

八大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１３];李强基于全要素生产率从经济发展能力和经济发展效益两方面

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１４];高运胜等基于价值链升级角度,从创新效应、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环

境效应方面对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测度[１５].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关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中,学者们对

其内涵赋予了不同的解释.黄群慧认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产业结构

方面,具体表现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另一方面是制造产品方面,具体表现为产品高

品质、高附加值、高复杂性和高个性化[１６].在发展趋势上,周维富认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未来是创

新、融合、服务、品牌和开放的发展[１７].郭克莎等认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支持和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中心内容,未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流趋势将呈现创新化、融合化、服务化、品牌化、绿色

化等特点,并形成相互联系的发展模式[１８].然而,目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面临诸多困境,李秋香等发

现中国制造业高级化发展过程中存在价值链水平较低、产业结构优度较低和区域间差异明显等问

题[１９].杨蕙馨等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准确研判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与其在全球价值

链位置演变关系,对实现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具有重要意义[２０].余泳泽等认为提升

出口技术复杂度是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实现外贸模式转型是推动出口成为高质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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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动力的关键[２１].
新旧动能转换是在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更是推动我国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我国制造业需要以推动供需匹配和新旧动能转换为导向实现高质量发

展[２２],新旧动能顺畅转换是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基本前提[２３],很多学者在新旧动能转换

方面做了深入研究.关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演进方面,王一鸣认为我国目前共经历过两次动能转

换,第一次是改革开放时期,第二次源于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危机[２４].关于新旧动能转换的测算方面,
李长英等基于熵权 TOPSIS法构建了新旧动能综合指数,发现我国新旧动能转换整体水平较低,且
各区域动能发展不均衡,东部地区新旧动能转换呈现“结构变迁型”或“复合转换型”,而中西部地区大

多呈现为“传统发展型”[２５].郑江淮等从需求侧动能、供给侧动能、结构转换动能角度构建了与全要

素生产率变化同源的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指数[２６].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路径上,从宏观层面来看,构
建创新生态系统有助于新旧动能转换[２７],政府职能转变、市场化进程以及合理的产业结构可以培育

新动能[２８];从微观层面企业角度来看,推动新旧动能转换需要重视中小企业在创新中发挥的独特作

用[２９],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企业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企业核心增值流程以及探索绿色制造方向等方面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３０].
由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学术界对高质量发展的大部分讨论侧重于其内涵和测度方式的改进,然而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深入研究这一主题的文献还相对

较少,且对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集中于困境和发展路径方面.关于新旧动能转换对高质量发

展的引领作用目前聚焦于动能转换的演进、测算及路径选择等方面,而对于我国何时能够实现制造业

新旧动能顺畅转换,新动能何时成为制造业发展新的增长点研究还相对较少.本文主要贡献在于以

新旧动能顺畅转换为突破口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思路,并基于乐观和客观两种情形测算新

旧动能顺利转换、新动能成为制造业增长重要支柱两大关键节点,分别从乐观情形、基准情形、谨慎情

形测算两大节点制造业比重范围.

三、制造业结构演变趋势

(一)制造业占比逐年下降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律,经济发展决定了产业结构逐渐向以服务业为主导演进,即第三产业比重

最终会超过并持续高于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比重[３１].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产业持续下降,第
二产业波动下降,第三产业波动上升.如图１所示,自２０１２年起,我国第二产业比重与第三产业持平

后随之持续下降,而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截至２０２０年,我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比

分别为７．６５％、３７．８２％、５４．５３％.与此同时,制造业比重也呈现下滑态势,由２０１２年的３１．５３％下降

至２０２０年的２６．１８％.
从国外产业结构发展历程来看,美国产业结构演变主要经历６个阶段:(１)在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二

战后美国居民收入的增长带动了消费需求的释放和第三产业的增长,此时呈现第二和第三产业共同

增长,美国将军用技术民用化,美国政府以政府补贴的形式,加大对半导体、电子通信、航天航空、计算

机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研发的支持力度.(２)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速分化,并积极将

第二产业转移国外,如把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德国和日本.(３)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滞涨期增速放缓,
首先加速将钢铁、造船、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以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亚洲四小龙”为
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其次,开始加大对创新的政策扶持力度,集中发展以微电子技术为主的低能耗技

术密集型产业.(４)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实施紧缩货币政策,降低税率和放松行业管制,释放了产业发展

活力,第三产业大幅增长,第二产业下降.(５)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传统产业依托互联网等技术进行改造

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此外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涌现,第二产业持续下降,第三产业保持增速.(６)

２００８年之后,经历金融危机,美国推出新的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再工业化”重塑产业竞争优势[３２],第
三产业增速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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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我国三次产业占比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日本产业结构演变经历５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１９４５~１９６０年经济复兴期,此时的产业政策向

工业倾斜,到１９６０年底,第一产业占比１２．８％,第二产业占比４０．８％,第三产业占比４６．４％,基本完成

了重工业化进程.第二个阶段是１９６１~１９７４年高速增长期,支持重点产业的发展,以重化工业为主,
日本政府不断完善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金融结构,第一产业下降,第二产业稍有上升,第三产业大幅

上升.第三个阶段是１９７５~１９８５年低速增长期,主要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下

降,第三产业持续上升.第四个阶段是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结构调整期,以服务业为主,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初,房地产市场和股市同时崩盘,导致日本国内出现“产业空心化”,产业升级受到一定的阻碍[３３].第

五个阶段是２００１年至今稳定发展期,产业内部调整,通过提高制造业的技术含量,抢占了全球价值链

的高端环节,在第三产业内部,金融保险业、信息通信业、运输业等行业稳定成长.近年来日本制造业

呈现出企业盈利能力大幅提升、“全球化经营”不断深化、“制造业服务化”新趋势[３４].
国外主要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占比趋势如图２所示.可以看出,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占

GDP比重均有下滑趋势,而美国和英国变化趋势较为相似,日本和德国变化趋势也较为近似,制造业

占比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时较大幅度下降.总体来看,虽然几个国家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起初

制造业比重下降较快,但近年来下降速度变慢,出现制造业发展趋于稳定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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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占GDP比重趋势图

　　通过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至今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的分析,可以看出美

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过渡到以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表明了经济发展规律决定产业发展向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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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靠拢,因此形成以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符合全球发展趋势.但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

２１世纪以来仍然重视“再工业化”,给制造业发展赋予新的生命力,可见工业发展,尤其是制造业仍是

国家经济发展之根基.
(二)制造业结构持续升级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发展势头强劲,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状态,结构不断升级,中低端制造

业发展稳健,高端制造业① 保持较快增速[３５],新动能持续发力.
新动能保持较快发展,装备制造业稳定增长.如表１所示,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我国高技术产业、装

备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１０．８％和８．９％.２０２０年,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７．１％,高于全部规

模以上平均工业水平４．３％.其中,分行业看,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

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１２．１％、８．８％、６．５％.分产品看,电子、电气机械、汽车

行业增长较快,增速分别为７．７％、８．９％、６．６％.２０２０年,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比上年增长了６．６％,
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３．８％.
　表１ 新动能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速 (单位:％)

年份 高技术制造业 装备制造业 规模以上工业 规模以上制造业 经济增速 工业对 GDP增长贡献率

２０１３ １１．８ １１．７ ９．７ １０．５ ７．８ ４０．５１
２０１４ １２．３ １０．５ ８．３ ９．４ ７．４ ３６．９０
２０１５ １０．２ ６．８ ６．１ ７．０ ７．０ ３２．６５
２０１６ １０．８ ９．５ ６．０ ６．８ ６．９ ２８．２９
２０１７ １３．４ １１．３ ６．６ ７．２ ７．０ ３０．２２
２０１８ １１．７ ８．１ ６．２ ６．５ ６．８ ３０．２６
２０１９ ８．８ ６．７ ５．７ ６．０ ６．１ ３０．８４
２０２０ ７．１ ６．６ ２．８ ３．４ ２．３ ３４．３８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工业增加值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从２０１３年的

４０．５１％下降到２０１６年的２８．２９％,随后在２０２０年上升到３４．３８％.
具体到新动能细分行业,如表２所示,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期间,新动能所涉及的制造业行业增加值增

速呈现阶段性下降状态.具体来看,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新动能制造业增速保持高位增长;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新动能制造业增速阶段性下降.例如,医药制造业,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增加值年均增

速为１５．９７％;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年均增速降至１３．６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年均增速再降至９．０８％.化学原

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增加值年均增速为１６．２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年均增速降至

１１．６６％,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年均增速再降至４．６４％.通用设备制造业的年均增速由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的

１９．１３％降至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的９．４０％,再降至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的６．６０％;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

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年均增速由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的２１．０５％降至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的８．１８％,再降至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年的４．３６％.

由此可知,新动能涉及的制造业领域,虽保持持续增长,但是增长趋势呈阶段性下降,要想稳定制

造业比重,应在保证新动能制造业增长的前提下,实现新动能引领作用,保持较高增长率.
中低端制造业增长波动性下降,下降幅度低于高端制造业,说明新旧动能转换正在有序进行.劳

动密集型制造业包含大量传统制造业,例如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
根据表３和表４数据计算可知,其增加值年均增速分别由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的１６．１３％、１６．５９％、

１２．０９％、１４．６９％,降至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的１０．０６％、１１％、８．５８％、８．６８％,再降至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的

３．８４％、６．２８％、２．５０％、３．３０％.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包含部分中低端制造业,例如石油、煤炭及其他燃

料加工业,其增加值增速由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的７．５９％降至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的６．５６％,再降至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年的４．７２％;金属制品业增加值增速由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的１７．７６％降至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的１２．２８％,
再降至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的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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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新动能细分行业增加值增速 (单位:％)

年份
医药制
造业

化学原料
及化学制
品制造业

化学纤维
制造业

通用设备
制造业

专用设备
制造业

汽车制
造业

铁路、船舶、
航空航天和
其他运输设
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
及器材制

造业

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
制造业

２００６ １４．４０ ２０．００ １４．６０ ２１．９０ ２１．６０ ０．００ ２３．１０ １５．７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
２００７ １８．３０ ２１．００ １８．１０ ２４．２０ ２１．６０ ０．００ ２６．２０ ２１．５０ １８．００ １９．５０
２００８ １７．１０ １０．００ ２．２０ １６．９０ ２０．５０ ０．００ １５．２０ １８．１０ １２．００ １２．７０
２００９ １４．８３ １４．６１ １０．１５ １０．９７ １２．９６ ０．００ １８．３７ １２．００ ５．２８ ２．０２
２０１０ １５．２０ １５．５０ １１．１０ ２１．７０ ２０．６０ ０．００ ２２．４０ １８．７０ １６．９０ １９．６０
２０１１ １７．９０ １４．７０ １１．００ １７．４０ １９．８０ 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４．５０ １５．９０ １６．３０
２０１２ １４．５０ １１．７０ １３．１０ ８．４０ ８．９０ ８．４０ ４．６０ ９．７０ １２．１０ １２．６０
２０１３ １３．５０ １２．１０ １０．３０ ９．２０ ８．５０ １４．９０ ４．８０ １０．９０ １１．３０ １１．６０
２０１４ １２．３０ １０．３０ ８．５０ ９．１０ ６．９０ １１．８０ １２．７０ ９．４０ １２．２０ ９．４０
２０１５ ９．９０ ９．５０ １１．２０ ２．９０ ３．４０ ６．７０ ６．８０ ７．３０ １０．５０ ５．４０
２０１６ １０．８０ ７．７０ ６．１０ ５．９０ ６．７０ １５．５０ ３．２０ ８．５０ １０．００ ９．４０
２０１７ １２．４０ ３．８０ ５．８０ １０．５０ １１．８０ １２．２０ ６．２０ １０．６０ １３．８０ １２．５０
２０１８ ９．７０ ３．６０ ７．６０ ７．２０ １０．９０ ４．９０ ５．３０ ７．３０ １３．１０ ６．２０
２０１９ ６．６０ ４．７０ １１．９０ ４．３０ ６．９０ １．８０ ７．４０ １０．７０ ９．３０ １０．５０
２０２０ ５．９０ ３．４０ ２．２０ ５．１０ ６．３０ ６．６０ ０．３０ ８．９０ ７．７０ ３．４０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上述数据表明,中低端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增速在“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呈阶梯状下降趋势,旧
动能对制造业增加值的贡献弱化,逐渐向新动能转换.
　表３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速 (单位:％)

年份
农副食品
加工业

食品制
造业

酒、饮料
和精制茶
制造业

烟草制
品业

纺织业
纺织服装、
服饰业

皮革、毛
皮、羽毛
及其制品
和制鞋业

木材加工
及木、竹、
藤、棕、草
制品业

家具制
造业

造纸及纸
制品业

印刷和记
录媒介的
复制业

文教、工
美、体育
和娱乐用
品制造业

２００６ １７．９０ １７．２０ １９．６０ ９．５０ １３．７０ １６．８０ １４．６０ ２２．７０ ２０．８０ １６．６０ １３．４０ １２．４０
２００７ １６．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１．８０ １５．７０ １６．２０ １６．８０ １７．５０ ２８．８０ ２０．９０ １７．６０ １８．４０ １７．２０
２００８ １５．００ １６．４０ １６．１０ １２．６０ １０．５０ １２．５０ １２．４０ ２１．５０ １３．５０ １２．４０ １２．４０ １８．２０
２００９ １５．８７ １４．１３ １４．５５ ８．１９ ８．４６ ９．９２ ９．３０ １７．６７ ８．７７ １０．６７ ８．７７ ７．５０
２０１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２０ １４．６０ １１．９０ １１．６０ １５．００ １６．５０ ２２．４０ １９．７０ １６．２０ １４．９０ １３．５０
２０１１ １４．１０ １７．１０ １８．９０ １２．６０ ８．３０ １５．６０ １３．１０ ２１．００ １５．２０ １４．４０ １３．９０ １２．２０
２０１２ １３．６０ １１．８０ １２．５０ ９．３０ １２．２０ ７．２０ ７．７０ １２．４０ １１．２０ ８．８０ １０．１０ １０．９０
２０１３ ９．４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２０ ７．２０ ８．７０ ７．２０ ８．１０ １１．７０ １０．２０ ８．４０ １１．９０ １３．５０
２０１４ ７．７０ ８．６０ ６．５０ ８．２０ ６．７０ ７．２０ ６．２０ ９．５０ ８．７０ ６．５０ １０．００ １３．６０
２０１５ ５．５０ ７．５０ ７．７０ ３．４０ ７．００ ４．４０ ４．９０ ６．３０ ６．９０ ５．３０ ６．７０ ５．８０
２０１６ ６．１０ ８．８０ ８．００ ８．３０ ５．５０ ３．８０ ３．４０ ６．８０ ６．６０ ５．９０ ６．１０ ３．２０
２０１７ ６．８０ ９．１０ ９．１０ ３．５０ ４．００ ５．８０ ４．６０ ６．２０ ９．８０ ４．２０ １０．００ ９．１０
２０１８ ５．９０ ６．７０ ７．３０ ６．００ １．００ ４．４０ ４．７０ ２．８０ ５．６０ １．００ ６．６０ ７．８０
２０１９ １．９０ ５．３０ ６．２０ ５．２０ １．３０ ０．９０ ２．１０ ２．２０ ２．５０ ４．２０ ２．５０ １．１０
２０２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２．７０ ３．２０ ０．７０ ９．００ １１．７０ １．９０ ４．４０ １．２０ ２．００ ６．００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综上所述,在“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甚至是２０１５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我国制造业结

构由中低端制造业(主要包括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部分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逐渐向高端制造业(高技

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升级,旧动能增势放缓,新动能接力成为制造业增长动力.但是,无论是新动

能涵盖的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还是旧动能覆盖的中低端制造业,其增加值增速均呈阶段性下

降趋势,不过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的增速整体上仍高于中低端制造业增速.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制造业比重稳定,二是制造业结构升级.实际上,制造

业比重稳定发展依赖于制造业结构升级,而制造业结构升级又可促进制造业比重稳定,二者相辅相

成,互相促进,最终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在此过程中,新旧动能的顺畅转换进而以新动能为引领

是稳定制造业比重、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

８２１



　表４ 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速 (单位:％)

年份
石油、煤炭及其他

燃料加工业
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

２００６ ５．４０ ２１．００ １９．３０ ２３．８０ ２１．１０
２００７ １３．４０ ２４．７０ ２１．４０ １７．８０ ２３．７０
２００８ ４．３０ １６．９０ ８．２０ １２．３０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９ ５．２４ １４．６６ ９．８６ １２．７７ １０．０１
２０１０ ９．６０ ２０．３０ １１．６０ １３．２０ １９．００
２０１１ ７．６０ １８．４０ ９．７０ １３．６０ １７．８０
２０１２ ６．３０ １１．２０ ９．５０ １３．２０ １２．２０
２０１３ ６．１０ １１．５０ ９．９０ １４．６０ １２．４０
２０１４ ５．４０ ９．３０ ６．２０ １２．４０ １１．６０
２０１５ ７．４０ ６．５０ ５．４０ １１．３０ ７．４０
２０１６ ６．７０ ６．５０ １．７０ ６．２０ ８．２０
２０１７ ４．８０ ３．７０ ０．３０ １．５０ ６．６０
２０１８ ６．４０ ４．６０ ７．００ ７．８０ ３．８０
２０１９ ５．００ ８．９０ ９．９０ ９．２０ ５．８０
２０２０ ０．７０ ２．８０ ６．７０ ２．５０ ５．２０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四、新旧动能衔接节点判断及制造业比重测算

(一)新旧动能衔接的节点

２０１７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创新管理优化服务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新旧动能

接续转换的意见»中,对新动能内涵进行了明确界定,指出新动能是“以技术创新为引领,以新技术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以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为支撑的经济发展新动力”,在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形成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对应地,旧动

能则指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落后技术形成的低效率、低质量、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产业和传统发展模

式,与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出现错配.新动能天然会替代旧动能成为新的经济

增长极.而新旧动能转换涉及发展理念、生产方式、制度、发展模式等方方面面的变革,随着经济社会

不断发展,其内涵逐渐丰富,具有历史性和发展性特征,但其核心要义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即以技术进

步为核心,改变生产方式,催生新产品、新服务、新产业,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源.
目前来看,旧动能多体现在中低端制造业中,新动能蕴含在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等高端制

造业中.新旧动能衔接最直观的表现,或者新动能接替旧动能发力的关键条件为高技术制造业和装

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超过中低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② .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分别整理得出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中低端制

造业分别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数据,如表５所示.可以看出,自“十二五”规划以来,高端制造

业比重逐年上升,中低端制造业比重逐年降低,按照这样的趋势,高端制造业比重不久将超过低端制

造业比重,优化制造业结构,促进升级.根据数据计算可得,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高技术制造业比重呈上

涨趋势,年均增速为６．１２％,装备制造业同样呈上涨趋势,弱于高技术制造业,但是年均增速仍为正

值,为１．７６％.相反,中低端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年均增速为 ２．３２％.
相关权威报告公布培育新旧动能有关情况时,常用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

以上工业比重的增减来形容新动能成长快慢、对经济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强弱③ ,若比重有所上升则

意味着新动能发展好,对经济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强.在制造业范畴中,高技术制造业属于高端制造

业,那么,按此权威界定,并根据上文所述新旧动能衔接节点可知,当高端制造业比重一直增加,说明

新动能在经济发展中持续发力;当高端制造业比重高于中低端制造业比重,可以认为新旧动能真正实

现转换,新动能在制造业增长中逐渐成为重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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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５ 不同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单位:％)

年份 高技术制造业 装备制造业 高端制造业 中低端制造业

２０１４ １０．６ ３０．４ ４１．０ ５９．０
２０１５ １１．８ ３１．８ ４３．６ ５６．４
２０１６ １２．４ ３２．９ ４５．３ ５４．７
２０１７ １２．７ ３２．７ ４５．４ ５４．６
２０１８ １３．９ ３２．９ ４６．８ ５３．２
２０１９ １４．４ ３２．５ ４６．９ ５３．１
２０２０ １５．１ ３３．７ ４８．８ ５１．２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对新旧动能转换衔接节点的判断,需分不同情况测算.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贸易摩

擦升级,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增长停滞、发展模式突变,我国甚至全球制造业发展都遭遇

严峻考验和重大风险,尤其是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卡脖子”、核心技术及关键零部

件断供等问题遭遇困境,高端制造业发展受阻.
那么,若高端制造业按照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年均增速发展,即按照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高技术制造

业、装备制造业、中低端制造业的年均增速,以２０１９年比重为基准,测算得出在３年后,高端制造业比

重将超过中低端制造业比重,即２０２２年,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比重之和占制造业比重超过

５０％,占据半壁江山,而中低端制造业比重将低于高端制造业比重,降至４９．８６％.
若将新冠肺炎疫情对制造业的冲击考虑在内,即按照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

中低端制造业的年均增速,以２０２０年比重为基准,测算得出在２年后即２０２２年,高端制造业比重将

超过中低端制造业比重,且超过５０％,而中低端制造业比重将降至４８．８５％.
综上,制造业新动能将随“十四五”规划的实施,实现新旧动能接力,新动能在制造业发展中将成

为中流砥柱,助力实现制造业比重稳定及结构升级.
(二)新动能成为经济主要增长点节点

新动能若要成为经济新增长点,就要充分发挥新兴战略性产业对制造业的引领作用,尤其是高技

术制造业的领头作用.
如表５所示,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制造业结构演变过程中,高技术制造业在规模以上制造业工业增加

值中的占比逐年递增,装备制造业比重同样递增,但增幅弱于高技术制造业;中低端制造业比重逐年

递减.正如上文所言,新旧动能真正实现转换的标志是实现高端制造业的支柱作用.那么,进一步,
若想促成新动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必须实现高技术制造业的领头作用,即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

工业制造业增加值比重要高于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包括技术含量高的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

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这些子行业充分体现了新动能对技术创新的要求.
乐观来看,若高技术制造业能按照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年均增速稳健发展,则会较快成为经济主

要增长点.采用表５数据测算,以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为时间范畴,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高技术制造业比重呈上

涨趋势,年均增速为６．３７％;装备制造业同样呈上涨趋势,但涨幅较小,为１．３７％.以２０１９年两大制

造业比重为基期,按照年均增速计算可知,在１７年后(２０３６年),高技术制造业比重达到４１．１７％,超
过装备制造业比重(４０．９６％),成为制造业“领头羊”,新动能成为经济发展新增长点.

客观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已成不争事实,或减缓新动能成为经济主要增长

点速度.采用表５数据测算,以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为时间范畴,高技术制造业比重年均增速为６．１２％,装
备制造业年均增速弱于高技术制造业,为１．７６％.以２０２０年两大制造业比重为基期,按照年均增速

计算可知,在２０年后即２０４０年,高技术制造业比重达到４９．５５％,反超装备制造业比重(４７．７５％),制
造业新动能成为经济主要增长点.

(三)制造业比重稳定值预测

本文在两种情形下测算新旧动能顺利转换的节点是２０２２年,条件为高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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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值比重超过中低端制造业比重.新动能成为经济新增长点的节点,乐观来看是２０３６年,客观来

看是２０４０年,条件为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超过装备制造业比重,成为领头动力.
在此条件下,根据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我国制造业比重变化情况,可分别测算出制造业新旧动能实现转换、
制造业新动能成为经济主要增长点时制造业比重大小.

我国制造业比重自２０１１年起快速下降,由２０１１年的３２．１％下降至２０２０年的２６．２％.如表６所

示,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我国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年均增速为 ２．２２％.相较发达国家,我国制造业比重

出现过早过快下降趋势,容易导致我国在迈入高收入国家前出现制造业“空心化”风险.因此,加快制

造业新旧动能转换,使新动能成为制造业重要增长支柱迫在眉睫.
　 表６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我国制造业比重及增速

年份 制造业比重(％) 增长率(％)

２０１３ ３０．６７ —

２０１４ ３０．４０ ０．９０
２０１５ ２８．９５ ４．７５
２０１６ ２８．０７ ３．０５
２０１７ ２８．１１ ０．１４
２０１８ ２７．８４ ０．９５
２０１９ ２６．７７ ３．８３
２０２０ ２６．１８ ２．２４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关于新旧动能顺利转换、新动能成为主要增长点的两大关键节点制造业比重的测算,可分乐观情

况、基准情况、谨慎情况(或者说悲观情况)三种情况分析.乐观情况下,当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

效控制,全球经济增长缓慢复苏,美欧等发达国家对我贸易争端较为确定且好于预期.国内消费需求

大幅增长,工业制成品出口效率持续提升,在电子芯片、数控机床等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建立安全可靠、自主可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高端制造业发展态势稳健向好,高技术制造业充分释放

促进经济增长潜能,其比重保持较高位稳定.基于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制造业比重增速,选择０．１４％作为

乐观情形下的年均增速,制造业比重稳步小幅恢复.
基准情况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反复但可控,全球经济增长进入缓慢下行区间,美欧等发达国家

对我贸易争端虽有恶化但整体可控.国内消费需求平稳扩张,工业制成品出口保持稳定增长,制造业

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提升,５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产业加快融合,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对制造

业增长带动作用持续增强,制造业比重稍有下降,但保持在合理区间.基于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制造业比

重增速,选择 ０．９０％作为基准情形下的年均增速.
悲观情况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反复,控制难度加大,国际贸易环境持续恶化,国际政治及对华争

端形势复杂性明显增强.国内消费需求带动有限,工业制成品出口受国际环境影响持续降低.制造

业创新能力虽有提升但对产业发展支撑仍显不足.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虽快速发展,但规模

尚小,对稳定制造业比重助力较小,下降幅度明显.基于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制造业比重增速,选择 ２．２２％
作为谨慎情形下的年均增速.

按照上述三种情况测算新旧动能顺利转换、新动能成为主要增长点两大节点制造业比重,分别以

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年为基期,选定合理制造业比重增速,预测２０２２年、２０３６年、２０４０年制造业比重.
当新旧动能实现顺利转换,如表７所示,在乐观情况、基准情况、悲观情况对应的年均增速进行测

算可得,以２０１９年为基期,２０２２年制造业比重或达到２６．８９％、２６．０６％、２５．０３％;以２０２０年为基期,

２０２２年制造业比重或达到２６．２５％、２５．７１％、２５．０２％.
当新动能成为制造业增长重要支柱,根据表７所示,在乐观情况、基准情况、悲观情况对应的年均

增速进行测算可得,以２０１９年为基期,２０３６年制造业比重分别为２７．４２％、２２．９８％、１８．２７％;以２０２０
年为基期,２０４０年制造业比重分别为２６．９３％、２１．８７％、１６．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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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７ 新旧动能两大关键节点的制造业比重测算结果 (单位:％)

乐观情况 基准情况 悲观情况

年均增速０．１４％ 年均增速 ０．９０％ 年均增速 ２．２２％

２０２２e
以２０１９年为基期 ２６．８９ ２６．０６ ２５．０３
以２０２０年为基期 ２６．２５ ２５．７１ ２５．０２

２０３６e 以２０１９年为基期 ２７．４２ ２２．９８ １８．２７
２０４０e 以２０２０年为基期 ２６．９３ ２１．８７ １６．６９

　　数据来源:作者测算得出.

　　本文测算结果和国内科研机构预测结果接近,如社科院宏观中心基于结构式模型,预测“十四五”
制造业占比２６．１６％,到２０３５年制造业占比２３．０５％.赛迪研究院基于对标分析法和计量分析法,预
测我国“十四五”制造业比重为２６．７％~２８％,２０３５年制造业比重应维持在２３％~２５％.

五、促进新旧动能顺利转换确保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十四五”时期实现新旧动能顺畅转换,稳定制造业比重,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打通制造业

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节点,清理旧动能遗留的低端和无效供给;增强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引

领作用,增加新动能带来的中高端和有效供给;“腾笼换鸟”,打通新旧动能转换堵点,为制造业增长注

入新鲜血液.在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制度环境等方面提供有效政策保障,多方协同,助力制造业高质

量、稳定发展.
(一)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清除新旧动能转换堵点

从国内看,在消费需求不断调整和升级的同时,供给端未能同步升级,旧动能遗留的无效和低端

供给过多,无法满足需求,导致需求外溢.从国际看,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多数发达国家加快制造业回

流进程,加之越南等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带来的比较优势,我国制造业市场显现缩水苗头.国内外错

综复杂因素要求我国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核心,有效清理过剩产能,提质增效,为新动能接替

旧动能发力提供充足市场容量和发展空间.
从供给端,有效清理过剩产能,加大“僵尸企业”出清.首先,加大对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兼并重组、

整合过剩产能、转型转产、产品结构调整等方面的金融支持,使其顺畅出清过剩产能;同时,继续淘汰、
关停质量、能耗、环保不达标的企业,为新动能发展腾挪空间.其次,引导土地、人才、资本等资源向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和企业配置.
从需求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优化收入分配结构,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新旧动能转换.通过税收

政策如提高高收入者所得税率以调整高收入分配额度,再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与此同时,严厉打击非法收入,调整垄断性行业收入.充分释放消费

需求,提高消费层次,为清理旧动能、释放新动能提供强大国内市场.
(二)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充分释放新动能活力

新动能成为制造业增长“领头羊”需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为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带来源源不断动力.
第一,加强基础性、原创性研究,保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中美贸易摩擦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使

我们深刻认识到基础性、原创性技术、“根技术”和“硬科技”的重要性.“卡脖子”技术逐渐增多、关键

产品断供,阻碍我国制造业高端化进程,清零“卡脖子”技术迫在眉睫.但要清楚认识到不是所有“卡
脖子”技术都是要攻克的技术瓶颈,要坚持问题导向,鼓励有实力突破关键“卡脖子”技术的企业积极

参与,实行税收优惠等多手段政策支持.同时引导国家战略性实验室、科研机构和高校加强基础性、
原创性研究,抢占科技创新领域话语权.

第二,加大对企业创新主体的支持力度,提升创新水平.帮助科技龙头企业规避国际科技合作风

险,如“中兴”“华为”等国际合作竞争中接连遭遇的不公平不合理事件,要切实维护、支持重大科技创

新公司,从国内市场、技术、人才、税收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支持,提振科技龙头企业信心.壮大领军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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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针对制造业关键领域,引导和鼓励相关企业做大做强,形成一大批科研能力强、竞争力高的骨干企

业.加大培育“双创”主体,减少行政审批手续、畅通企业退出通道,完善融资渠道,解决融资难题.
第三,完善科技体制机制,优化创新环境.科研人员精力分散、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科研资源信息

不对称是当前科研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应减少科研人员行政性事务,将其从报账、填表等一

系列琐碎事件中抽离,把更多精力放在科学研究上,提高产出;此外,优化科研人员收入制度,使其研

究成果重要程度与收入成正比,增强干劲.其次,加强科研院所、高校与企业的合作,使企业能够顺畅

承接科技成果,为科技成果提供试验应用场景,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构建科技信息交流平台,
及时公布技术研发、标准制定等相关信息,成为紧密联系产业链上下游、产学研各方的纽带,解决因信

息不对称带来的科技资源配置重复等隐性成本增加问题.
(三)优化教育结构,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持

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对人力资本水平要求达到新高度,为满

足其对高技能或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应通过优化教育结构,建立一支高人力资本后备军.
其一,加快调整并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包括优化学科层次结构和专业结构,促进理论基础与应用

实践协调发展,支持高校建立智能制造学科培养体系,培育高技术制造业等先进产业发展需要的具有

较强创新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欧盟在关于制造业战略发展报告中曾提出,应鼓励大

学和职业院校为培养新一代“知识工人”所需的专业技能开发并完善匹配的教育和培训课程,提高人

力资本水平.
其二,重视学前教育.赫克曼曲线揭示了加强学前教育对获得更高人力资本回报率的重要作用,

且认为其是获得更高收益的必要条件.参照国外经验,美国工人尤其是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工人提高

技能均受益于早期教育,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实施“领先起步”项目,专门为３~５岁的贫困家庭儿童

提供免费的保育和教育服务,据学者追踪反馈,该政策促进贫困群体实现阶层流动,释放了潜在就业

劳动力的劳动市场功效.由此,重视并完善学前教育对挖掘劳动力潜力、提高人力资本同样大有

裨益.
其三,构建系统职业教育培训体系.鉴于我国处于经济减速、经济结构服务化转型时期,易造成

劳动力漂移,如频繁换岗、大量劳动力流动至低端或低效率部门,造成人力资本消散.高质量发展已

对职业教育和培训提出了新要求,除了加大职业教育培训的投入力度,更要构建终身学习的系统教育

培训体系,包括如何提高技能培训质量、如何衔接技能培训和实践、如何参与培训者的职业生涯规

划等.

注释:

①参考傅元海等(２０１６)对高端制造业的分类,包括医药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高技术制造业包括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包括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汽车制造、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因此,中低端制造业主要包括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部分资本密集型制造业.

②由于国家目前公布数据限制,选择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据计算.
③资料来源:http://www．gov．cn/shuju/２０１８Ｇ０８/２４/content_５３１６７４４．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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